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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德先生是我的恩人，他离开人世十
几年了。我时常怀念他。

先生姓黄，武冈市双牌镇中桥村大名头
人。先生出生于1923年，1950年毕业于湖南
省第六师范学校（武冈师范）简师班。1982年
先生退休后仍十分热心家乡的建设和教育
文化事业，不辞辛劳地为家乡学校的建设和
贫困学子的读书与就业呕心沥血。

贫困好学的我有幸成为先生关注的
一员。

初识先生大约在1987年9月的一个星期
六下午，和往常一样，放学后我跟几个小伙伴
从先生家门前经过。忽然听到一个宏亮的声
音：“哪个是年庚的崽？”我仓促停下，只见一个
60多岁的老者：一根根竖起的络腮胡子，已经
全部花白，但依然满面红光，目光炯炯，似一个
高大的屠夫站在我的面前。我不禁一惊，像小
偷面对警察一样站在先生面前，吓得连大气
也不敢出。小伙伴们见状飞也似地跑了。

“莫怕、莫怕”，先生一边摸着我的头一
边问我，“饭吃得饱么？”我使劲点头，先生
边问边进里屋从抽屉里拿出两支笔和一叠
本子递给我，并鼓励我好好学习，我逃也似
地离开了先生的家……以后的几年里，我
没少得到先生的恩惠和照顾。

1997年，我考上邵阳师专中文系，一家
人又喜又忧，喜的是世代为农的贫苦家庭总
算要出一个大学生了，忧的是拿着入学通知
书一算，除去车费总共还要3200多元费用。
父亲把家里的能卖的农产品都卖了才凑起
500元，二姐夫凑了500元，舅舅凑了500元，
同学治文也帮我凑了500元。一起加起来还
差1200元，家里该卖的东西都卖了，能借的
亲戚朋友也都借了，1200元，还差1200元。只
有3天就要报到了，一家人急得像热锅上的
蚂蚁。

正在一筹莫展时，先生来了。先生兴奋地
对我父亲说，他到双牌邮政所找了熟人，得知
我村在广东打工的夏牟给家里寄了2000元，是
夏牟用来给父亲买化肥和两小孩的学费。先生
用自己的退休工资卡做抵押，把夏牟的汇票拿
到手了，明天一早他就和夏牟的父亲去双牌邮
政所取钱。我们一家人感激得热泪盈眶。

第二天，天还未亮，先生就拉着夏牟的
父亲到双牌取钱去了。我和父母亲在焦急
与不安中等待。父亲说：“双牌邮政所三天
两头没现金的，要是今天也没钱取怎么
办？”母亲一边数落父亲是乌鸦嘴，没一句
好话，一边心神也不安起来。

晌午，先生和夏牟的父亲回来了，果然如
父亲所说，双牌邮政所这几天都没有现金。一
家人的心全凉了。父亲有气无力地坐在火坑
旁吧嗒着旱烟袋，唉声叹气埋怨自己年迈无
能。母亲在一边抹着眼泪，低低地抽泣。我安
慰父母：明天去学校报到先交2000元，余下
的应该可以缓交的。但父母终究不放心。

夏牟的父亲说“‘代毛狗’应该有钱，但
他的钱是用来买猪杀的”，一语提醒梦中
人。“代毛狗”是楼山下的，是我们冲里最有
名的屠夫，为人诚信，童叟无欺，因而猪肉
卖得特快，有时一天要买两头猪杀呢。先生
找到“代毛狗”，“代毛狗”说现在农村肥猪
少，买猪是要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代毛
狗”要先生帮忙去找两头肥猪，然后去向养
猪的主人借钱。

先生走了大半个村，也没找到谁家有
肥猪卖。傍晚时分，先生从司古井返回时，
在路上碰到盛军兄，说及此事。盛军兄说肥
猪没有，家里有两头正在长膘的架子猪，

“代毛狗”要收，他就回去做老婆英子的思
想工作。先生和盛军兄一路上商量好了好
多说辞，譬如用先生的工资作抵押啦、认利
息啦……哪知一句也没派上用场，英子嫂
听说要卖了她家两头正在长膘的架子猪为
我凑学费，竟满口答应。英子嫂一边淘米做
饭招待先生，一边要盛军兄连夜去叫“代毛
狗”拿现金来买两头架子猪。

先生从英子嫂手中接过还带着“代毛狗”
体温和满是油渍的2000元，三步并作两步来
到我家，把钱递到我父亲手中。一天没吃饭的
父母像大病初愈一样顿时精神抖擞。母亲也
开始忙里忙外，一边帮我整理行李，一边叮嘱
我要认真读书，有出息了要懂得感恩。

第二天天刚亮，先生就来到我家，背上
还背着一个尼龙袋，里面装满了花生。来不
及喝口水，先生从兜里拿出一封信对我说：

“邵阳师专教务处邓处长是我的学生，你到
学校报到后，拿着这袋花生和这封信去找
他，邓处长会关照你的。”先生又叮嘱我在
学校要认真学习……

然而，我到师专后，除了谨记先生要认
真学习的教诲外，并没有按先生的叮嘱去
找邓处长，先生的那一封信一直搁置在我
师专课桌的最底层，生怕有人看到。那一尼
龙袋花生也被我和室友们慢慢消化掉了。
三年里，每次回家先生问及邓处长，我总是
跟先生说邓处长对我很关照。

我毕业的2000年适逢高校毕业生国家
不包分配，双向选择的结果是我和绝大多
数农家子弟的高校毕业生一样回到老家，
工作没有着落。先生得知我没有留校，硬要
坐车去师专找邓处长问个究竟、讨个说法。
我知道再也瞒不过先生了，便只好和先生
说了实话。先生气得发抖，指着我不断地
说：“哈宝、哈宝……”

先生认定我是个能干大事的人，只是
缺乏平台和贵人。

于是，先生又跑到武冈城里找到他师
范的欧阳同学，推荐我到欧阳先生担任董
事长的一所民办学校去任教。校长陆女士
也是先生的学生，自然对我格外热情。陆校
长斩钉截铁地对先生说“黄老先生推荐的
人随时可以过来上班”，临别时陆校长还特
意送给先生一盒长白山人参。先生当然没
有收，只是一再叮嘱陆校长要好好培养我。

第二天，我没有去先生推荐的学校任
教，而是独自来到另一所民办学校，经过笔
试、面试并签订了合同。一年后，我谢绝了
老校长的挽留，在离先生住处 500 米的地
方，租下了废弃的洞庭小学，开始了艰难的
创业之旅，把先生倡导的“让更多的想读书
的贫困学子有书可读”的愿望变成了现实。

先生在我人生的重要关头多次无私地
帮助我，让我一次又一次看到奋进的希望，
在先生2003年去世前我还很穷，没办法在
物质上回报他。只是在先生去世前的几个
月，抽空陪先生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向
先生汇报了办学的点滴成绩。

如果说我办的学校收费总比别的同类
学校低，那是因为先生在世时对我的教诲
和帮助。不为别的，而是当别人需要帮助的
时候，我也要像先生那样，随时伸出援助之
手，用某种方式把先生倡导的扶贫助学之
大爱传递下去。

（邱盛登，武冈市人，湖南省作家协会
教师作家分会会员）

●人物剪影

怀念操德先生
邱盛登

今年，二舅全家从武冈
来城步给母亲拜年，四位表
哥分别开了4辆高档小车，
齐刷刷地停在我家门前，让
我好不惊讶，也让路人投来
艳羡目光。去年他们开的还
是农用车，一大家人挤在车
厢里，冷得发抖。时隔一年，
变化真大。趁着大好天气，二
舅率领浩浩荡荡的车队，游
览了城步南山风景区，圆了
他企盼半辈子的“南山梦”。
在我的印象中，二舅全家都
是农民，但这个农民真不简
单，上世纪80年代以来在市
场经济大潮里如鱼得水。

二舅今年 70 岁，武冈
市富田村人。熟悉武冈的人
都知道，富田人做生意经商
是出了名的精明。二舅是个
勤快人，他读了高中，是家
里读书最多的一个，也是读
书最倔的一个，却天生是个
生意人，也不知道他这辈子
从什么时候起与秤和市场
结缘的。富田村属于城郊，
是城里人的菜篮子，他开始
一杆秤一担筛走街串巷地
卖菜，风里来雨里去，天亮
出门摸黑归屋。二舅头脑活
络，他卖菜不是成天守着一
个地方，总是比其他菜贩子
多了一份市场敏感性，在其
他人销不动的时候，他早就
脱手几担菜了。这份精明让
他能看到更多市场机会，在
菜贩子越来越多的时候，二
舅瞄准了城步菜市场。没几
年下来，二舅成了万元户。

二舅的勤劳超出常人
想象，他与二舅妈种菜卖
菜，还至少每年出栏 10 多
头猪。二舅妈是持家好手，
做事麻利，家里六畜兴旺。
城步当时一般人家一年只
出栏一头猪，大多是自养自
吃。二舅很快发现，辛苦养
猪的利润大头被屠户赚去
了，他决心改行杀猪。杀猪
是个辛苦活，每天凌晨就得
起床做事。二舅是个急性
子，瞌睡也少，起床后就一
个个敲门吆喝，表哥们起得
稍晚，就会招来他的臭骂。
二舅后来说，四个表哥立业
成家是他骂出来的。我认

为，与其说是骂出来的，不
如说是二舅带出来的。

上世纪80年代后期，武
冈修建了中心农贸市场，实
行划行归市，二舅一次买了
4 个摊位，年租金共 3 万多
元。事实证明，二舅再一次
看准了，固定摊位比起市场
外的流动摊点强多了。中心
市场每天巨大的人流量和
物流量，让二舅和表兄们忙
得不亦乐乎。他不是一个安
分守己的人，也不是小富即
安的人，他每天与市场打交
道，总是善于发现商机，抓
住商机，把商机变成财富。
转入屠行不久，他又开始养
起了猪。但是他养的不是壮
猪，而是养母猪。他知道，肉
价每年上涨，相对稳定，养
母猪下猪崽比壮猪更赚钱。

二舅作为一家之长，负
责全家的生意计划和分工
安排，男主外女主内，做到
事事有人做，人人有事做。
男人们将猪生意做得风生
水起，女人们将菜生意也做
得毫不逊色。武冈城里人的
胃被富田人牢牢抓住，上至
肉食下至小菜，都离不开富
田人。在富田人中，二舅家
的姜盐菜、杂菜、萝菜等“三
菜”的生意是最大的。二舅
做生意虽然“唯利是图”，但
却也是乐善好助的热心人，
他利用自己的人脉资源和
自己的“三菜”品牌，将村民
做的“三菜”打进武冈各大
超市，硬是将不起眼的“三
菜”做成了一项富民产业。

二舅现在身体仍很硬
朗，表哥们都劝他在家享清
福了，可他每天还是随小表
哥外出买猪。我知道，二舅是
停不下来的，他这辈子不打
牌不抽烟，也不喜穿好玩，做
生意已成为他最大的爱好和
唯一的乐趣；他图的不是那
份钱，而是让自己每天过得
充实。在他的影响下，四个表
哥也没有沾染赌博恶习，每
天以生意为重，靠自己的清
白劳动赚钱，靠自己的辛勤
汗水实现更加美好的生活。

（肖丁勤，任职于城步
苗族自治县政协）

●樟树垅茶座

二舅的生意经
肖丁勤

故乡到处是南竹，盛产冬笋。
那时，南竹归国家所有，由林场管理。

记忆里，每年冬季，都有看山员整天在山里
走动或“埋伏”，防止人们去挖冬笋。一旦听
到有锄头挖山的声响，他们就会高声大喊：

“哪个在偷笋子？”或冷不丁地窜到你面前，
板着脸抢起锄头和背篓就走。

偷挖冬笋被抓，抢走工具是小事。不讲情
面的看山员，还会将你带到场部，做进一步的
处罚。为杀鸡儆猴，第二天，你得跟在看山员
或林场干部的后面，提着一面大铜锣，在整个
村里“游街”。即便如此，还是有胆大的。

我的同伴又生，就是一个。我们经常以砍
柴或扯猪菜等借口上山，又生惦记的却是冬
笋。进入竹林后，他手遮额头看看南竹枝叶，
猫着腰走几步，就能找到一根冬笋。接着，他
迅速掏出事先藏好的柴刀，三下五去二就把
冬笋挖了出来。然后，他将笋壳剥掉，将笋藏
到一个隐蔽地方。再把笋壳连同土一起回填
到挖开的笋坑里，搬上一块大石头或扯一些

茅草盖好。挨到天黑后，我们才敢和又生一起
回家。快到家门口时，他把藏在我们猪菜或柴
担里的冬笋摸出。用野藤扎紧两个上衣袖筒，
袖筒里冬笋装个大半满。然后丢下一句剩下
的给你们了，就吹着口哨一溜烟就闪了。

把冬笋带回家，经常被大人们打骂。我们
决定在外面搞“野炊”，好好地吃一顿。一天下
午，我们从家里偷偷拿出油盐米和鸡蛋等，准
备在山里搞“冬笋宴”。哪知忙活了大半天，炊
烟刚升起不久，就被看山员逮了个正着。偷冬
笋，野外生火，两个“罪名”，把我们都吓哭了。
好在当时一位姓尹的副场长，见我们还小，破
例没有处罚我们。他把我们喊到一边，语重心
长地讲了几句后，就全部放了。

我第一次挖冬笋，是读初二时。那年冬
天，林场搞南竹“低改”，号召大家去挖山。许因
运气好，我第一天挖山，就挖了五六根冬笋。那
天晚上，我生平第一次吃到了冬笋炒腊肉这
道菜。那冬笋的鲜甜和腊肉的清香味，让我至
今回想起来，还情不自禁口水直流。菜是好吃，

我的双手，却被锄头把打了许多血泡和水泡
并磨破。拿起筷子夹菜或端碗，钻心地疼。

后来，林场把南竹山的管理权，下放到
了各家各户。此后一段时期，挖冬笋，一度成
了人们冬天创收的一种方式，没有人再来管
制。不知是我太笨还是何因，每次上山，都挖
不到几根冬笋。有时把山挖了无数个坑，双
手也弄得血肉模糊，结果仍是“空军”一个。
有时眼睛凑到地面都快睁瞎了，才好不容易
发现几条裂缝，挖到一两根小冬笋。又生等
同伴见状，纷纷赶过来帮忙。他们在我走过
的地方转一圈，边用锄头挖开土做记号，边
大声对我说：“你按我们做了记号的地方挖
就是了！”又生有时故意多做一些记号，让我
们这些不会寻冬笋的人“按图索骥”去挖。连
续挖空后，我们常常十分生气，破口大骂他
不是人。又生见状，笑得前俯后仰。一个冬
天，会找会挖的家庭，可以卖好几百斤冬笋。
挣一笔“大的外快”，欢欢喜喜过个好年。

前不久，又生约了几个昔日的同伴，回
家体验生活。据他们聚后讲，无论是挖冬
笋，还是吃冬笋炒腊肉等，都再也没有了往
日的那种感觉！

（周志辉，任职于邵东市堡面前乡人民
政府）

挖 冬 笋
周志辉

大地永恒的发丝
母亲种在孩子嘴里的

味道
在长情的告白里
风簇拥
云品尝
成全了思念
治愈了乡愁

莲 荷

种莲人
把荷莲当满月
采莲人
把孩子当荷莲

淤泥不是元凶
污浊并非罪恶
当你致敬花君子的时候
警惕生活的暗角

返回舱

一团刺破苍穹的火焰

以凯旋者的名义
在远离喧嚣的地方
过滤引力
告诉大地
升起是一种辉煌
降下是另一种辉煌

咏叹

大观园里有脂粉气
有诗有画有琴有腐败

有堕落
还有《好了歌》

大观园里唱本太多
当青春和美被撕碎的

那一刻
痛
汇成了咏叹
（贺长山，邵东市作家

协会理事）

●湘西南诗会

炊 烟（外三首）
贺长山

层
林
尽
染

雷
洪
波

摄

●乡土视野


